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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汉语二语习得（SLA）研究中，实验法是连接语言学假设与实证数据的关键桥梁。

针对当前研究中理论假设与实验操作脱节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套规范化的句子类实验材

料构建与变量控制流程。通过分析 Zhao (2009)、Yuan (2012) 及 Pham (2024) 的典型案例，本

文勾勒出一条从基础结构中的实词向句法-语义、词汇-句法等复杂界面中的虚词拓展的方法

论演进脉络。本文旨在提出通过内隐变量控制来保障实验设计内部效度的核心策略。通过

主语中性化、谓语性质锁定、目标词位置控制以及剔除研究范围之外的干扰成分等具体操

作，本文阐述了如何从语言学知识转向符合设计要求的实验材料。同时，研究指出在特定

受控条件下，牺牲部分自然度生态效度以换取严苛的实验控制权是合理且必要的。最后，

本文为二语习得研究者提供了一条从术语走向标准实操的路径，强调变量控制流程是获取

具备高解释力与高信度数据的前提。 
关键词：实验研究；二语习得；界面假说；句子类实验材料；变量控制 

 
1. 引言 

在开展心理语言学实验研究时，实验方法的选择与实验材料的设计是决定研究

成效的核心环节。本文所指的实验方法，是指在特定实验设计框架下，通过科学编

制与规范呈现实验材料，以探究特定语言加工机制的研究范式。在汉语二语习得乃

至更广泛的语言习得领域，以名词、形容词等实词为核心的词汇习得研究已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范式与丰富的成果。相比之下，关于虚词及句子层面习得的研究则面临

更大挑战，产出相对有限。究其原因，句子层面的研究对象往往具有多功能性、跨

层级性以及边界模糊性，这对实验设计的严密性与材料的控制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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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句子习得研究多聚焦于母语者的歧义句理解或二语者的陈述句产出。近年来，

学界进一步将视角拓展至句子理解的动态加工过程及其与词汇习得的交互效应。在

这一背景下，特别是针对复杂、跨层级的目标语言单位，句子类实验材料不仅是实

验操作的关键模块，更是考察二语学习者语言表征与加工机制的核心载体。 
由于句子理解涉及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用等多层级的复杂加工，研究者通常

在高度受控的实验范式中，通过被试的在线反应指标或离线评定数据，来表征其心

理加工过程。因此，如何科学地进行实验操作化、精准编制句子类实验材料并有效

排除无关变量干扰，已成为该领域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基础性且关键性的命题。 
2. 汉语二语习得实验中句子类材料设计的原则与实现路径 
2.1. 语言即时加工特性与变量控制的必然权衡 

Wu（2022）指出，句子理解本质上是一个随时间线性展开的即时加工过程。

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与关注语言晚期表现的传统偏误分析或静态语料库考察不

同，心理语言学实验（无论是行为反应分析、眼动追踪还是脑电测量）的核心优势

在于能够捕捉学习者在程序性理解过程中的实时动态表现（Yu & Shu, 1999）。这种

对线上即时反应的追踪，构成了实验研究区别于其他范式的根本特征。 
然而，正是这种对毫秒级即时加工的关注，对句子类实验材料的设计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在真实的自然语境中，句子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语用信息、多样的时体标

记及冗长的修饰成分。但在实验环境中，任何非目标语言成分的保留都可能转化为

认知噪音，增加被试的工作记忆负荷，进而污染即时反应数据。因此，实验材料的

编制绝不仅是编写符合语法的句子，而是一个将语言学假设进行操作化和变量孤立

的严谨过程。 
这就引出了心理语言学实验设计中不可回避的核心矛盾，那就是生态效度与内

部效度的权衡。为了精准捕捉被试对高难度的虚词、语气副词等某一特定语言单位

的加工机制，研究者往往需要主动对句子进行深度处理。这就意味着必须严格控制

并锁定句子中的内隐变量，例如将主语中性化、排除心理动词的干扰、甚至在某些

条件下刻意剥离时体标记。这种犹如化学实验般的剥离操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

牲了自然语料的完整性与日常交际的真实感，却是保障实验测量指向唯一目标、确

保数据内部效度的必经之路。 
此外，实验范式与材料呈现方式的微调也服务于这一控制目的。研究工具的选

择应始终服务于研究问题，而非盲目追求如 fMRI等高精尖技术。即使是采用相对常

规的行为学在线评判范式，若能引入眼动级别的材料控制标准，并辅以严格的呈现

机制（如每页单句呈现、禁止回视与修改），同样能有效屏蔽工作记忆的干扰，迫使

被试调用即时的直觉反应。这种以材料控制和程序规范为核心的研究路径，是获取

高质量分析数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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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言学本体知识的转化：从理论假设到实验操作化 
在明确了实验控制的必要性之后，研究者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将抽象的二语

习得理论假设精准地转化为可计算、可测量的实验条件。这一过程在实验心理学与

心理语言学中被称为操作化。只有当语言学界定的抽象范畴与统计学的方差分析逻

辑实现高度契合时，实验材料才具备真正的科学解释力。在构建句子类实验材料的

过程中，操作化的成功与否，本质上取决于研究者对目标语言单位本体属性的理解

深度，即如何将复杂的语言现象解构为互斥且对齐的因子与水平。高质量的实验设

计并非机械的矩阵拼凑，而是源于对目标词汇或句法结构内在属性的科学映射。 

目标词的内在属性（如论元结构、句法依赖性、语用预设等）直接决定了实验矩

阵的架构形态。例如，当研究目标是具有明确语义角色映射的实词（如动词）时，由

于其论元结构相对稳固，研究者通常可以采用结构紧凑的正交设计，通过操控句法成

分的位置或语义特征的匹配，构建典型的实验矩阵。在这种模式下，统计学上的主效

应与交互作用能够直接对应语言学上的接口加工机制。然而，随着研究对象向具有高

度句法依赖性的特殊实词（如疑问代词）或对语境极度敏感的虚词（如语气副词）延

伸，传统的简单矩阵往往难以捕捉其复杂的界面特征。这类语言单位的语义激活高度

依赖于外部的约束性环境或特定的语用预设，呈现出极强的极性敏感特征。因此，实

验设计必须随之进化，从单一的正交矩阵转向更为复杂的宏观多水平环境 与微观局

部控制相结合的嵌套式设计。这种设计上的复杂化，并非盲目追求技术难度，而是为

了在极其不稳定的句法环境中人为创造出局部等价，从而剥离无关变量。 

总而言之，实验材料控制策略从单一到多元、从扁平到嵌套的变迁，本质上是

本文沿着由实词到虚词等不同语言单位内在复杂度的精准解构与方法论重塑。高质

量的材料构建，要求研究者在设计之初就完成从语言学逻辑向统计逻辑的跨界翻译。

下文将通过对三个经典实验研究（Zhao, 2009; Yuan, 2012; Pham, 2024）的深度解构，

具体展示这种从本体知识向高精度控制流程转化的演进脉络。 
2.3. 实验材料设计的典型案例与操作解构 

自 Sorace & Filiaci（2006）提出界面假说（Interface Hypothesis）以来，基于句

子类材料的实验设计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界面假说指出，

二语习得中的顽固性困难往往并非源于单一语言模块，而是源于句法、语义、语用

等多层次界面的叠加。测试这类跨层级现象，要求研究者必须将高度复杂的约束条

件转化为可控的实验矩阵。 
早期的界面研究多聚焦于实词或特定句式。例如，Zhao（2009a, 2009b）从非

宾格动词与心理动词的制约关系切入，分别采用了典型的双因素双水平（2×2）设计

（动词类型 × 句法合法性）以及（动词句法位置 × 句法合法性），清晰示范了如何通

过配对合法与违规句型来提取被试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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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动词类别的用法（基于 Zhao 2009a） 
实验句式 例子 

非宾格动词正确用法 李 四的花瓶碎了。        
非宾格动词错误用法 * 张三碎了    李 四的花瓶。      
心理动词正确用法 听到这个消息，张三很兴奋。              
心理动词错误用法 * 这个消息兴奋了张三。           

上表是句子类实验材料典型的正确与错误测试句并对材料设计。研究者基于语

言学知识将目标词的属性融合在简单矩阵里面。以测试学习者习得非宾格动词的目

标为基础，错误测试句分别是将宾语出现在这类动词之后的句子。句法合法性控制

在句法成分的位置上。与这个研究相比，下面研究的材料设计因目标词的复杂度和

因素控制操作不同而有所变化。 

表 2. 心理动词与句子类别的互动（基于 Zhao 2009b） 
实验句式 例子 

 主语经验者+ 心理动词 听到这个消息，张三很兴奋。              
 “使”字句法使动结构 这个消息使张三很兴奋。            
 * 宾语经验者 + 心理动词 * 这个消息兴奋了张三。           
 * 经验者 + 心理动词 + 客体 * 张三兴奋了这个消息。           

除了句法成分的位置，Zhao（2009b）为了使得设计矩阵能够均匀，选择了维

持心理动词位于句末的使动结构，从而正确测试句数量能够在数量上和结构上与错

误测试句达到标准比例。上述实验材料的设计是句子类实验材料的最为典型的双因

素双水平的设计案例。 
随后，Yuan（2012）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更复杂的词汇—句法—语义界面，考察

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该研究通过设置包含条件从句、非事实动词等七大类句型

环境，实质上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单因素实验组合体，展现了实验材料在调控复杂句

法环境中的独特优势。 

表 3. 疑问代词非疑问用法实验材料测试句分布矩阵（基于 Yuan, 2012） 
句子环境 局部基线控制对立设计 

否定词 
 [ 否定词 + 宾语 wh-不定词 ]  
↔  [ *主语 wh-不定词+否定词 ]  
↔  [ 带否定词的控制句 ] 

非事实动词 

 [ 非事实动词 + wh-不定词]  
↔  [ 带非事实动词的控制句 ]  
↔   [ *事实动词+wh-不定词 ]  
↔  [ 带事实动词的控制句 ] 

无确定意义副词 
 [ 无确定意义副词 + wh-不定词]  
↔  [ *带 wh-不定词、不带无确定意义副词 ]  
↔   [ 只带无确定意义副词的控制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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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条件句 
 [ wh-不定词在条件句内 ]  
↔  [ * wh-不定词不在条件句内 ]  
↔  [不带 wh-不定词条件句的控制句 ] 

“吗”是非疑问句 
 [ 宾语 wh-不定词 + “吗”]  
↔  [ 主语 wh-不定词 + “吗”]  
↔  [ 带“吗”但不带 wh-不定词的控制句 ] 

表示推测的句末小词

“了” 

 [ 宾语 wh-不定词 + “了”]  
↔  [ 主语 wh-不定词 + “了”]  
↔  [ *宾语 wh-不定词、没有 “了”] 
↔  [ *主语 wh-不定词、没有 “了”]  
↔  [ 不带 wh-不定词、带 “了”的控制句 ] 

正反问句  [ 动词正反格式+宾语 wh-不定词 ]  
↔  [ 动词正反格式的控制句 ] 

Yuan（2012）关于疑问代词非疑问用法的实验设计，堪称将深层语言学知识操

作化为控制矩阵的典范。首先，从语言学本体来看，汉语疑问代词具有极度特殊的

句法依赖性，其本身并不具备非疑问的语义特征，其非疑问用法必须在特定句法条

件下才能被激活。Yuan 深刻理解这种极性敏感特征，因此在宏观实验设计上，无法

采用Zhao（2009a, 2009b）的交叉矩阵，而是必然地构建了涵盖七大类句子环境的广

角组合体，以穷尽目标词的句法依赖条件。其次，在微观操作上，语言学理论指出

疑问代词在句法树中的提取位置会引发主宾语不对称效应。Yuan（2012）敏锐地捕

捉了这一句法细节，在每一个允准环境内部，不仅严格设置了“合法 ↔ 违规 ↔ 控制

句”的基线对照，更进一步将目标词的句法位置强制剥离。这种精细的局部微观矩阵

正是为了排除句法层级差异带来的认知干扰。由此可见，Yuan（2012）看似庞杂的

测试句分布矩阵，实则是对疑问代词的高度依赖语境、受制于句法层级这种语言学

本质的精准测量。 
然而，当研究对象从实词转向高频且高难度的虚词时，传统的材料设计策略往

往面临失效的风险。Pham（2024）针对越南学习者汉语语气副词“难道”和“到底”的
习得研究，为攻克这一方法论难题提供了一条具体的实操路径。 

在此类虚词的界面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面临的是语料库方法的局限性：“难道、

到底”与特定疑问句类的搭配在自然语料中存在严重的数据稀疏问题，难以提取出平

衡且具可比性的样本。因此，必须依赖高度人工干预的句子实验。在 Pham（2024）
的实验设计中，为了精准捕捉句法—语义界面的互动机制，研究者在材料编制上采

取了一系列牺牲部分自然度以换取极高内部效度的特殊控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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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语气副词“难道”与疑问标记类型的共现习得研究实验材料设计 
（转引自 Pham，2024） 

测试句式 句式举例 
1A 是非问“吗” 小王说：“难道他们购买那个产品吗？”他看着我。 
1B 是非问“吧” 小王说：“难道他们购买那个产品吧？”他看着我。 
2C 特指问“呢” 小王说：“难道他们购买那个产品呢？”他看着我。 
2D 特指问“哪” 小王说：“难道他们购买哪个产品呢？”他看着我。 
基线陈述句 小王说：“希望他们购买那个产品啊。”他告诉我。 

在表 4 的设计中，传统语法学者可能会对“小王说：‘…’”这种略显刻板的引导

结构提出疑问。事实上，这正是在心理语言学（特别是兼容眼动追踪等高精度测量）

中至关重要的目标词位置控制策略。语气副词“难道”通常位于句首，而在即时阅读

加工中，句首和句末区域极易受到边界效应的干扰。通过引入绝对中性的引导语“小
王说”，研究者不仅为语气副词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语用对话背景，更在物理空间

上将目标测试区安全地推入句中最佳注视区，有效过滤了视觉加工初期的认知噪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 4 中的实验处理编号（1A、1B 与 2C、2D）并非随意的

非对称标序，而是精准反映了句类变量的嵌套层级。数字 1 代表是非问句类这一宏

观分类，其下嵌套“吗（A）”与“吧（B）”两个微观变体；数字 2 代表“特指问”，下

设“呢（C）”与“哪（D）”。另外，基线陈述句是实验句群中与填充句作为互动的过

度成分，既保持了目标测试句的基本长度与句法成分位置，又在句类上发生了变化。

这种层次分明的编号系统，为后续方差分析中分离主效应与交互作用提供了严密的

统计锚点。 

表 5. 疑问句中“到底”与动词有界性的互动关系习得研究实验材料设计 

（转引自 Pham，2024） 
动词语义属性 疑问句类 句式举例 
动词有界性 是非问 小王说：“小李到底买过那个东西吗？”他看着我。 
动词有界性 特指问 小王说：“小李到底买过哪个东西呢？”他看着我。 
动词无界性 是非问 小王说：“小李到底买那个东西吗？”他看着我。 
动词无界性 特指问 小王说：“小李到底买哪个东西呢？”他看着我。 

表 5 的设计则集中展示了实验操作中的形态标记剥离技术。有观点可能指出，

表5中无界条件下的句子（如“到底买那个东西吗？”）在日常口语中显得不够完整，

似乎缺失了时体标记。然而，这正是实验设计的核心机理所在。为了独立检验动词

有界性对“到底”允准机制的深层制约，研究者必须在无界条件中刻意剥离时体标记，

人为制造出一种带有轻微语法缺陷的基线违规条件。如果为了追求句子的绝对自然

而强行补全时体或体貌成分，反而会引入新的混淆变量，导致被试的拒斥反应无法

归因于目标动词的有界性。该实验的最终结果呈现了母语者和高水平二语者对上表

中第三种处理条件显著的拒绝反应，正是这种不自然现象验证了传统语法理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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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此同时，Pham（2024）的实验结果显示母语者和高水平二语者对第一种处理

条件的评分出乎意料地居于 3.0之上，表明自然语言处理跟一些传统教学材料的标准

有一定的差距，也为 Chen（2023）关于“到底”跟是非问句互动现象的描述提供了有

力的实证支持。这证明材料设计的精度能够为研究者的探测性预期做出了宝贵数据。 
2.4. 句子类实验材料构建的标准化操作与变量控制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梳理可以发现，构建高质量的实验句子并非单纯依靠研究者

的语感，而是一个复杂的变量控制过程。为了确保理论假设能够在实验操作中有效

落地，本文总结出以下相对通用的材料构建流程与控制策略。 
2.4.1. 实验材料构建的具体操作环节 

第一步骤，核心词汇之外的通达度控制。在开展虚词或复杂句法研究时，需极

力避免被试因非目标词汇（如主语、宾语）的加工困难而产生反应延迟。实际操作

中，研究者通常需参照《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或大型语料库高频词表

对背景词汇进行筛查。此举是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变化能真实反映语法层面的加工

负担，而非词汇识别障碍。 
第二步骤，剥离暗示信息与主语中性化。自然语言常带有情感倾向和具体语境，

但这些附加信息在实验中极易转化为干扰变量。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是对句子主语

进行中性化处理，即尽量采用“他、她”或“学生、老师” 等泛指性名词。主语的语义

越单纯，被试在阅读初始阶段消耗的认知资源就越少，从而能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

后续的核心测试区。 
第三步骤，表面结构的物理对齐。在反应时或眼动实验中，句子长度的微小差

异都会直接影响数据表现。因此，不同处理条件下的测试句需在字数上尽量对齐，

单句建议控制在 20 个汉字左右。同时，对于非测试焦点的特定的体标记或句型结构

等句法成分也应保持一致，以确保各测试条件在表面结构上具备严苛的可比性。 
第四步骤，基于母语者评定的先导验证。材料初步编制后，必须引入一定规模

的母语者群体进行五级量表可接受度判断，20 至 30 个人为宜。此处需执行严格的留

存标准，合法句的评分均值须处于高位且标准差较小（M ≥ 4.0），违规句的评分须处

于低位（M ≤ 2.0），特定探测性的正确类测试句应处于中等以上（M ≥ 3.0）。对于母

语者内部存在较大分歧的句子应予以剔除，避免将模糊的语料引入正式实验。 
第五步骤，填充项设计与镜像反转。考虑到被试往往具备一定的策略预判能力，

如果目标测试句的比例过高，被试容易顺应某种规律进行作答。因此，测试句与填

充句的比例通常建议提升至 1比 2。此外需注意正误比例的镜像反转，若测试句中违

规材料较少，则填充句中的违规材料应相应增加。这能使整套材料的总体预期接受

率维持在 50%上下，从而有效遏制被试的反应偏好。 
第六步骤，版本分配与伪随机呈现。最终定稿的材料需通过拉丁方设计分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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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问卷版本中，以确保每位被试在每个实验条件下仅接触到一个特定的词项实

例。在呈现阶段，还需将题目顺序充分打乱，以减轻练习效应、疲劳效应或顺序效

应带来的系统性误差。 
2.4.2. 控制隐性变量的四项实用技术 

在上述流程中，最为核心的方法论难点在于如何隔离那些隐形的干扰因素。针

对复杂的词汇与句法界面特征，研究者通常可采用以下四项控制技术： 
第一是调控认知负载以释放工作记忆。前文提到的主语中性化策略，在心理语

言学层面相当于人为释放了被试的工作记忆空间。句子前端的处理越自动化，被试

在遭遇中后段高难度界面结构时，才拥有充足的认知余力进行深度加工。 
第二是强制锁定动词属性。许多语气副词或特殊虚词对谓语动词的语义特征

（如动态、状态、有界性）具有选择性限制。若不对动词类别加以控制，最终的数

据可能失去解释力，因为研究者将难以判定效应是源于虚词的习得缺陷，还是动词

特征的非预期干扰。因此，同组测试材料的谓语动词通常需强制锁定为单一的语义

范畴。 
第三是牺牲部分自然度以换取位置对齐。在汉语中，词汇位置的移动不仅重组

信息结构，还会改变阅读的眼动轨迹。在实验操作中，为了追求内部效度和数据的

纯净度，研究者往往必须保证目标词在各个实验条件下的物理位置严格对齐。这种

处理有时虽会略微降低句子的生态自然度，但在心理语言学范式下是必要的妥协。 
第四是剥离语境线索以制造孤立环境。汉语常借助“了、着、过”及各类句末语

气词来补充语境信息，但在实验中，这些非目标成分容易引发语境补全效应。除非

研究焦点正是在于这些特定标记，否则在考察其他底层规则时，通常建议将多余的

语境提示词剔除。迫使被试在相对孤立的句子环境中进行判断，往往能更客观地探

测其对二语规则的真实掌握水平。 
3. 结语 

心理语言学实验研究并非单纯的语料提取，而是一场在统计学严谨性与语言学

复杂性之间寻找精准契合点的跨学科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化的变量控制流程，

将高度抽象的二语习得假说转化为可测量、可验证的实证数据。随着汉语二语习得

研究从传统的实词层面迈向更为复杂的句法—语义及词汇—语用界面（如语气副词

等虚词的深层习得机制），句子类实验材料的设计已不再局限于基础的字数对齐与语

法无误，而是升级为针对认知加工机制的处理操作。 
本文系统梳理并提出了一套从理论概念到实验材料落地的规范化操作流程。研

究者必须在材料构建中实施严格的内隐变量锁定，包括主语中性化、目标词位置控

制、以及非目标形态标记的刻意剥离——以最大程度地屏蔽与研究问题无关的认知

噪音。需要深刻认识到，在针对高难度界面结构的考察中，这种严苛的控制往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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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牺牲部分日常语言的生态效度为代价，但这恰恰是保障实验测量纯度与内部效

度的必由之路。 
唯有遵循基于定量评定的材料质量把控机制，运用精密的变量剥离原则，精准

捕获被试在特定实验处理下不受工作记忆污染的原初认知反应，汉语二语界面的实

证研究方能突破传统描述性分析的瓶颈，产出真正具备高解释力、高复现性的科学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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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research, experimental methods serve as a 
critical bridge between linguistic hypotheses and empirical data. To address the decoupling of theory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tandardized procedure for constructing sentence-
based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nd controlling variabl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studies by Zhao (2009), Yuan (2012), and Pham (2024), this paper outlines a methodological 
progression from processing content words in basic structures to function words within complex 
interfaces, such as the syntax-semantics and lexicon-syntax interfaces. The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 internal validity of the design through the control of latent variables. By 
employing specific manipulations—such as subject neutralization, predicate property locking, target 
word position control, and the removal of non-target sentence components that may cause 
interference—the paper describes the transition from linguistic knowledge to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at meet structural design requirements.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plains that sacrificing partial 
ecological validity of naturalness in exchange for rigorous experimental control is acceptable under 
certain controlled conditions.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s a roadmap from terminology to standard 
practice for SLA researchers, emphasizing that variable control procedures are a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obtaining analyzable and high-reliability data. 

Keywords: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erface hypothesi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ntence-based experimental materials; variabl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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